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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杭州径山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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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素给予了详细的探究；提出丛林制度的变迁是影响径山寺历代兴衰的决定性内因的观点，

并结合历史给予适当的论证；最后提出应以史为鉴，在丛林建设的过程中应将丛林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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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对“丛林制度”这一概念作简单的概述。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曰：“云何名‘僧

伽’?‘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

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一一树不名为林，除一一树亦

无林。如是一一比丘不名为僧，除一一比丘亦无僧，诸

比丘和合故‘僧’名生。”〔1〕因此，丛林，指的是僧伽，

是诸比丘和合一处，相倚成林的意思。后来，这一概念

经过泛化，用来指代僧伽和合共处的寺院，中国佛教

中一般特指禅宗寺院，是在印度佛教原有意义上的延

伸。丛林建立之后，必须要有清规戒律的制约，在佛

教戒律的基础上，对禅门的日常事务，包括丛林的组织

结构、分工、职责等作了详细的规定，这就构成了所谓

的“丛林制度”。丛林制度是中国禅宗产生后，怀让、

马祖、百丈一系提出、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结果，它是脱

胎于印度佛教原有的戒律，而又为迎合中国信仰群体

需求所作的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的结果。丛林制度

对于禅宗，以及整个佛教的历史发展，都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其方式的抉择、执行的力度往往关系到某

个寺院、某个宗派，甚至整个佛教的兴衰荣辱，本文

探讨的径山寺即是其中的典型实例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丛林制度的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

和核心的部分则是住持的选任方式和寺院财产的所

有权归属问题，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寺院根据其规模

大小、财产属性和住持的传承方式，分为“十方丛林”

和“子孙丛林”两类，其中规模较大、财产属僧团共

同所有、住持系公请诸方名宿大德担任的丛林，被称

为“十方丛林”；规模较小，财产属一僧或一系僧人所

有、住持系师徒相承的丛林，被称之为“子孙丛林”。

本文探讨的对象径山寺不止经历过这两种丛林的运

行方式，而且还有不同于寻常的“分房制”制度，其实

质待后说。

二

径山寺，位于杭州城西北五十公里处的余杭区长

乐镇，据《径山志》卷十二之“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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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山寺）在县西北五十里，乃天目之东北

峰，五峰环抱，奇胜特异。唐代宗时，僧法钦结庵

于此。永泰中，有白衣士来求法，度为沙弥，钦指

坐后石屏，谓曰：“能开此乎？”曰：“可。”遂叱

之分为三片，今号喝石岩，遂即剃度，名崇慧。如

（入）长安与方士竞法，既胜，代宗问其师承，对

曰：“臣师径山僧法钦。”召赴阙，赐号曰“国一禅

师”。逾年辞归，诏杭州，即其庵建寺曰“径山”。

僖宗乾符六年，改为“乾符镇国院”。宋大中祥符

元年，改赐“承天禅院”。政和七年，改“径山能仁

禅寺”。……开禧年间，孝宗御书额赐“径山兴圣

万寿禅寺”。由宋迄元，为禅林之冠。元天历至顺

间，元叟端禅师在山二十余年，衲子从者如市。元

末兵毁，皇朝洪武间重建”〔2〕

志中详细记载了径山寺的历史源流，指出其肇

始于唐代的法钦禅师。据史籍记载，法钦禅师乃牛

头宗六祖鹤林玄素的法脉传承人之一，于唐天宝元年

（742）入浙，隐居在径山中。唐代宗时，其弟子崇慧

在长安与方士“竞法”，引起了代宗的注意，得知是法

钦禅师的弟子后，便立即诏法钦“赴阙”，先后为其赐

号、建寺，即为径山寺。

径山寺因法钦禅师而敕建，自唐大历四年（769）

正式建寺以来，距今约1240多年。在这千年的时间

里，径山寺经历了诸多兴衰荣辱，而考察其历代的兴

衰史可以发现，在明正德年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正德年间，径山寺僧惠诚将径山寺分成十八房，各房

之间完全独立，这等于是将原本完整的一座寺院硬生

生地拆成了十八份，而且各个部分之间是完全独立运

作的，这在径山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

也是径山寺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径山寺建成后，经

历了会昌法难，遭受过严重的创伤，但这也不足以在

当时对其构成灾难性的威胁，很快便恢复了元气。入

宋以后，是径山寺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代，特别是南

宋时期，由于大慧宗杲入主径山，使得径山成为当时

“五山十刹”之首，气象远在其他各院刹之上。

径山寺兴衰史上，考虑其外部因素，除了像会昌

法难这样强大的外力作用所导致的重大打击，还有在

历朝历代政权更替的战乱中所遭受的硬件毁伤等情

况外，基本上都是平稳过渡，并且很快经历重建，恢

复正常的宗教活动秩序，由于这些因素都是不可预测

且非可控的，所以在考察径山寺历代兴衰的因素时不

作为重点探究对象，那么很显然，其内在的影响因素

将是被考察的重中之重。

三

径山寺从唐大历四年建寺以来，按照其丛林制

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将其兴衰历史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法钦禅师到祖印悟禅师，时间跨度从

唐大历四年（769）至北宋元祐五年（1090），此一阶

段为“自袭制”；第二个阶段，从祖印悟禅师到“径山

僧”惠诚，时间跨度从北宋元祜五年（1090）至明正德

六年（1511），此一阶段为“十方住持制”；第三个阶

段，从“径山僧”惠诚到品莲法师，时间跨度从明正德

六年（1511）至民国三十五年（l946），此一阶段为“分

房制”；最后一个阶段，从民国时期至今，由于其中有

诸如战争、特殊历史事件等的影响，所以不特单独讨

论。以下仅从前三个阶段依次展开叙述。

第一个阶段，据《径山志》开篇的李烨然撰“径

山志序”中记载：

因思鸟窠为钦师第一弟子，而长公推悟禅师

为径山住持，至今尊为十方第一代，而又与宝月、

澄慧诸名宿交最久，意者东南法席其在径山乎！〔3〕

徐文龙撰“径山志序”中有：

尝考径山自国一开山，子孙相继凡七代，而苏

长公草为十方住持，今六百余年，而李公始一表章

之，径山与公缘岂偶哉！有苏长公而十方始得与径

山之席。〔4〕

又楼钥撰“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中载：

“元祜五年，内翰苏公知杭州，革为十方，祖

印悟公为第一代住持。”〔5〕

可知，径山从国一法钦开始，“子孙相继凡七

代”，经历了七代祖师，法钦之后分别是无上、法济、

慧满扶、法警庠、宝鉴修、广灯湛禅师。元祜四年

（1089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上任，第二年，革径山

寺为“十方住持”，并尊祖印悟为十方第一代住持。在

印悟禅师之前的七代祖师，自法钦至广灯湛禅师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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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为“自袭制”，其特点是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住持

的传承。径山建立之初，虽然有官方的敕封，但在规

模、寺院财产等方面都很有限，这也决定了其住持传

承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自袭制”看似像“子孙

制”，但实际上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后者一般是

在一系僧人（师徒）之间传承，而前者则不一定遵循

这种方式，是一种小范围内的随机挑选，之间并无师

徒关系。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宋高僧传》卷九之

“唐杭州径山法钦传”中说：

所度弟子崇惠禅师，次大禄山颜禅师，参学范

阳杏山悟禅师，次清阳广敷禅师。于时奉葬礼者，

弟子实相、常觉等，以全身起塔于龙兴净院。〔6〕

法钦的弟子中嫡系的有崇慧、颜禅师，到访参学

的有范阳悟禅师、清阳广敷禅师，还有如上面引文所提

到的鸟窠（即鸟窠道林），有记载说他是法钦的嫡传，

但总之都是法钦的门人，可以发现，其中并未出现上文

提到的六位祖师，就是说，法钦寂后，其门人基本上都

散流各地，没有人接替法钦继续传承和住持径山。法

钦之后的六位祖师，现在能够确定的只有无上禅师是

在法钦寂后入径山的，而且无上和法济禅师是师徒关

系，其他的都无从可考。径山在法钦之后基本上都是本

地人住持，而且无论从佛学修为，还是见地方面都很有

限，实行的是小范围内的随机任选，没有官方的认可和

任命，其中有短暂的师徒传承，但总是在一个相对的封

闭状态中运行的，因此这一阶段的径山仅凭法钦受敕

封的余晖维持下去，总体上是处于一种几乎没落的状

态。从丛林制度方面看，这不是“自袭制”制度所带来

的必然后果，但一定与其有莫大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是径山寺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其开

启的标志是上文提到的苏轼革径山为十方道场，令祖

印悟为十方第一代住持。关于苏轼任命祖印悟禅师为

十方第一代住持的原因，《径山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祖印悟禅师）本州人，姓许氏，世宗儒业。

师既冠，好与名流游，遂有厌尘志，于是出家。年

二十二，师于湛尽得道。及内翰苏公轼知杭州，与

师论及韩退之非佛，云：“退之于圣人之道，知好

其名而未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往往自叛其

说。”师曰：“人有乐孟子之拒杨墨，而以斥佛老为

己功。庄子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斯人之谓乎？”由

是苏公深契之，举师为兹山第一代住持。〔7〕

由于祖印禅师与苏轼对于“韩愈非佛”有共同的

看法，并且似乎祖印的见地比苏轼更要深刻，因此得

到时任杭州太守苏轼的“深契”，举其为径山第一代

住持。这也是径山历史上第一次被以官方的名义介入

其丛林制度改革，从此径山走上“十方丛林制”的道

路。这距离明正德六年（1511年）径山僧惠诚改“十方

丛林制”为“分房制”约四百年的历史，在这四百年的

历史中，径山寺出现过无数的高僧大德，诸如大慧宗

杲、真歇清了、蒙庵元聪、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等等，

其时禅宗大兴，信众无数，被冠以“五山十刹”之首的

美誉也是在这个阶段中获得的。因此，这也不得不承

认这些辉煌历史的获得都得益于“十方丛林制”这种

特殊丛林制度的出现。的确，“十方丛林制”以一种开

放的姿态，吸纳十方高僧名宿，当时住持径山的僧人

一般都出于高僧座下，出师之后来到径山，传播师说，

为当时的径山不断地注入新活力，随着信众的越来

越多，加之当时海外求法僧，特别是日本求法僧的增

多，也为径山增添了不少的人气，加之本身有官方的

介入，在寺院经济发展方面较第一个阶段有显著的改

观，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寺院规模的扩大和丛林制度的

进一步巩固，形成一个良性的制度循环，这也是径山

寺当时成为“五山十刹”之首的垂耍原因，当然这也更

体现了“十方丛林制”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个阶段，是径山寺走向衰弱的历史时期，标

志性事件即惠诚发起的径山寺“分房制”运动，时在

明正德六年（1511年），据《径山志》卷十二中记载：

祖师道场，累朝宗奉，合山庄田，咸属钦赐。

自唐迄明，一众同餐。至正德六年，管事僧惠诚等，

爪（瓜）分为十八，分后遂倾废。今所存者，唯三、

四房而已，此祖庭衰相之始也。〔8〕

其中明确指出，惠诚等瓜分径山寺为十八房的

“分房制”运动是“祖庭衰相之始也”，其实质是对

“十方丛林制”制度的彻底否定，使径山分裂为七零

八落的十八个小块，使原本完整统一的寺院变得支离

破碎，从此径山寺的辉煌也随各个“房”的独立而一

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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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诚，在相关志书和僧传中没有任何记录，因

此，关于惠诚这一做法的动机己无从可考，历史的记

载也只有如上的只言片语，我们的猜测当然逃离不开

利益的驱使，惠诚用世俗社会狭隘的立业分家的方式

结束了径山，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最终必然招

致后人的摈弃，甚至唾骂。

四

在粗略梳理了径山寺兴衰史的三个阶段后，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径山的兴衰史始终贯穿

着其丛林制度的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讲，径山寺丛林

制度的变迁是其兴衰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内因。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对于第一个阶段而言，“自

袭制”的存在是历史时代的产物，时值径山开山之初，

经三代之后又经历了会昌法难，在遭受沉重打击的

面前，官方无意介入这样的“烂摊子”，只有凭借僧人

单纯的宗教情感，一步一步的重建寺院，真正是挑起

了负荷如来家业的重担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变异

的子孙式丛林的存在也是时代的必然。而第二个阶

段，进入苏轼守杭的时代，对于苏轼为什么要推动当

时包括径山寺在内的诸多江南寺院（比如灵隐寺等）

实行“十方丛林制”改革，而且选择当时的径山寺作

为“试点单位”呢？这与当时径山的寺院经济不无关

系。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有人就会觊觎，官

方就要介入，主要的考量当然还是为了防止随着经济

的发达，可能在宗教内部滋生一些不良的事端，一些

僧人或信众的“过分紧密”会引起官方的敏感神经，

因此，官方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自任命寺院的最高领

带机构，其中住持或方丈是最重要的一职，将寺院住

持的任命权掌握在手中，既可以控制一些不良事端的

滋生，同时也对寺院经济有了绝对的控制和支配权，

可谓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这也是苏轼当时在径

山首开推动“十方丛林制”制度改革的重要动机。而

站在各大丛林的角度来看，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寺院受到官方的钦任住持，是对本寺的重视，同时籍

官方的名声可以吸引更多的信众和香客，这就反过来

“刺激”了寺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和寺院处于

一种相互利用、相互获利的状态，这种模式的最终结

果是同步地促成“十方丛林制”制度的产生和更广范

围内的推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径山寺经历会昌

法难的洗礼过后，继而又经历五代十国时期的纷繁战

乱，在进入宋代之后，特别是南宋时期，能够迅速崛

起，屹立于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地位的原因了，与这

种官、寺相合作模式的“十方丛林制”制度是分不开

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径山寺历史上曾经辉煌

时代的创造都是得益于这种从产生、推行并不断完善

的丛林制度模式。

对于第三个阶段的评论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它

对现代丛林制度的发展绝对是一个反面教材，带来的

只会是反思和警惕。

反观近代径山寺的命运，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

径山寺直到改革开放初，大陆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以

来，才得以真正走上自我革新的道路。以史为鉴，我们

所展望的诸如径山寺之类的中国佛教丛林再现辉煌

需耍从各方面寻找启发，但笔者以为，丛林制度的改

革与创新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对于寺院的制度建

设同样是至关垂耍的，径山寺的兴衰史就是一个有力

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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